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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记者来到位于玉

环南部的坎门办事处。说起半
夜迎亲的事，不少居民矛头直
指拦婚陋习。但接受采访时，
几乎所有人都很谨慎。
“前段时间我们这查得很

严，拦婚的人似乎一夜间全不
见了。” 坎门新村的朱先生

说，“但谁能保证过段时间，
这股歪风会不会卷土重来。”

振兴路上开小吃店的老
板汪强告诉记者，去年朋友结
婚，他一起去接新娘。可在回
来的路上，突然围上 10来个
人。“他们叫嚣着要我们拿中

华烟，否则不让我们通过。”
汪强回忆说，“我们不想坏了
气氛，就拿了几包扔给他们。
可他们还不死心，嚷着我们太
小气，随后就开始起哄。”

没办法，新郎只能再拿出了
几包香烟，才算把对方给打发

了。“后来回到朋友家一算，一路
上竟然分了10多条中华烟。”

灯塔社区居民林晓明说，
之前他一个朋友结婚，因为见
识过“拦婚族”的厉害，新郎
事先就买了一万多块钱的香
烟准备在路上发。

可在路上香烟很快就“应
付”光了。快到家的时候，他
们又遇上一伙拦婚的。无奈之
下，几个朋友只能把身上的钱
都拿出来，临时跑去买烟，这
一下又花了几千块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

前坎门等地拦婚事件还有零
星发生，主要是一些跑营运的
五菱车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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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两年前的事，家住

昌贸东路的林女士依然气愤
不已。2005年 11月 9日，是

她儿子郭先生的大喜之日。
“我们本来定好上午9点

多去接新娘，但担心有人会拦
婚车，就改在凌晨 1点多出
发。”林女士说，没想到，婚车
驶到昌贸东路路口时，还是被
一伙人拦住。新郎的朋友只好

掏出一条“中华”和几包“大
红鹰”。其他几辆婚车便从另
一头绕了过来。可谁知道，那帮
人看到新娘进了新房后，竟追
进新房，继续讨要香烟。

过了一会儿，又有两辆五
菱车过来。从车上下来十来个

人，冲进屋子，一阵乱砸，大门
玻璃、摩托车和电动车都被砸
坏。无奈之下，郭家只能拨打
110报警。

坎门镇一些居民说，碰到
拦婚人时，很少有新人会选择

报警，“谁也不想在大喜之日
叫来警察，除非是那些人闹得

实在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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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们的忍气吞声，反而

助长了这种陋习。拦婚人的气
焰越来越嚣张，新人有时会被
堵在路上长达四五个小时，光
香烟就分掉好几万块。

当地人说，当时拦婚车的
主要是一些在街头开五菱车
的司机以及一些小混混，随后

一些围观路人也会参与进来。
“就整个玉环来看，坎门

是拦车族最泛滥的地方。”知
情人士说，“这主要跟坎门道
路比较窄有关。”

记者了解到，婚车一般都
是在比较狭小的街道被拦截

下来。“在宽的路上引起大堵
塞后，交警肯定会赶来。恶意

破坏交通秩序是违法的，他们
选小路，也是吃准了新人不报

警的心理。”
为避开这些“疯狂”的拦

婚人，玉环的新人不得不更改
迎亲习惯，越来越多的人在半
夜“偷”一样地接新娘，一路
上都提心吊胆，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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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婚陋习逾演逾烈，引起

玉环县人大代表的关注。2006
年两会期间，颜巧平、叶云龙
等 27名人大代表联名递上
《关于强化婚丧礼俗管理，推
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议案，建
议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对
拦婚车、强行索要礼物者予以

打击，还老百姓安宁。
之后，玉环县人大常委会便

将关于婚丧事大操大办议案作
为当年的重点议案进行督办。玉
环县长办公会议也对此进行专
题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并
从2006年8月1日开始，开展

了为期8个月的集中整治活动。
玉环警方也表示，将继续加大对
利用婚事拦路敲诈行为的查处
力度，加强街面巡逻，依法从严
从快处罚一些违法行为。

据玉环公安局提供的信
息，去年上半年，仅坎门派出

所就接到了 5起有关拦婚车
的报案。但全县今年至今还无
一起此类事件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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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本 “漫天要礼”、

“死缠滥打”的拦婚族稍稍安
顿下来。玉环新郎的迎亲路也
逐渐通畅起来。

但经历了这起长达两三
年的陋习风波，不少玉环新郎

时至今日还是选择在半夜三
更出门迎亲。
“这是因为大家心里或多

或少还有所顾虑，担心那些人
又开始起哄堵车。”刚结婚不
久的玉环城关人王华说，“也
有些新郎，根本不知道这个原

因，就盲目跟了风。”
目前，“半夜迎亲” 的风

气从玉环南部坎门、陈屿传到
北部地区的楚门、清港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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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当地的民俗学学者梁

明敏去年开始就关注玉环的拦
婚现象。他分析说，玉环及台州
很多地方的拦婚风俗是多年前
遗留下来的风俗，但这样的风
俗与现在玉环南部等地的拦婚
人“围追堵截”、“漫天要礼”
根本不是一回事。
“结婚本来是大喜事，但

如果被人拦住了，新人也愿
意分点喜糖和喜烟。只要图
个大家开心。” 梁明敏说，
“但是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完
全变了味，是对民俗和民风
的亵渎，严重的还带有敲诈
等犯罪性质。”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
些人之所以敢大肆拦婚与目
前婚嫁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也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通俗地
说，人家看你结婚的时候车子
有多豪华，派头怎么足，很自
然就会觉得向你多要包烟，也

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两者有一
定因果关系，所以遏止婚嫁大
操大办、移风易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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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过而立之年的陈军，身

高不到1米7，身子瘦弱得明显
单薄，见到陌生人一副局促不
安的神情，很难让人相信他已
经度过了18年的逃亡生涯。面
对记者，陈军的手紧紧攥住衣
角坐在椅子上。
“放心吧，民警已经接到

了你妈妈，她已经去了崇明
岛。”知道陈军由于在车站接
老母时被抓获，记者开口便将
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连连追
问：“我妈她身体还好吗？她
有没有怪我？她怎么去的崇
明？” 当得知母亲一切安好

时，陈军似乎才放下心，眼中
含着泪光。

陈军告诉记者，他出生在

河南林州的一个军人家庭。作
为家中的幺子，从小备受宠

爱。“我小学时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父母对我期望很大。”
“初一时由于贪玩，成绩

开始下滑，跌到了倒数几名，
这让我自尊心很受打击，便成
天和一群逃学的同学混在一
起。”同学申某便是陈军那时

最铁的朋友之一。
“我跟他在一起干了不少

坏事。”陈军说，他和申某在
当地安林公路上多次拦路抢
劫，许多村民大白天都不敢单
独行走，汽车司机纷纷绕道而
行。直到1989年的秋天，申某

因抢劫罪被警方抓获，他才知
道自己闯了大祸。
“那天，我在村口看到有

警察在询问我家的情况，我拔
腿就跑了，除了身上的十几元
钱，我什么也没带。”陈军不
曾想到，这一跑便是18年的背

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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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来不及拿钱和衣服，

用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他坐
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因为听
老乡讲天津包工头多，打工机
会也多，于是下了火车便到处
找建筑工地。回忆起初到天津
的日子，陈军坦言那段时间的
艰难超乎想像。“当时还没有

成年，又背负着重案，所以不
敢去正规的职业介绍所找工
作，只得自己一个工地一个工
地地跑。”

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找寻
后，陈军终于在天津郊区的一
处工地找到了搬砖块的工作。

“我100斤不到，但每天
要搬运上千斤的砖头。”陈军
告诉记者，每天4点起床却要
干到晚上10点。“工地上的伙
食很差，老板每天都派人到菜
场收集菜农们扔掉的蔬菜，加

工后烧给我们吃，一年菜盆中
都见不上几次荤腥。”

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正处
于生长发育期的陈军在同龄
人中愈发显得瘦小。陈军卷起
右腿的裤管，记者看到上面有
两道20厘米长的白色伤疤。陈
军说，这就是他在工地上打工
受伤摔成骨折后留下的伤痕。

骨折后，陈军便被工程队
辞退了。“工程队只给了我
500元就打发我走，我在天津
辛苦干了4年，所有的工钱都
被包工头赖掉了。”但陈军却
是敢怒不敢言。“我想去公安
局告他们，但一想到自己的逃

犯身份，只得忍气吞声。”

mQ

"

nopqr8stQ

离开天津后，陈军辗转北

京、河北等地。在外多年漂泊，
除了工作的辛苦劳累外，更让
其难以忍受的是思乡之苦。
“逃亡最初是极大的恐

惧。”陈军表示，恐惧之后，独
在异乡的孤独感才是真正让
他夜不能寐的主因。他说，每

逢过年便是他最难熬的日子。
“那时候，工友们都回老家
了，我却有家不能回，每次都
主动申请留下来看护工地，当
整个工地只剩下我一个人时，
我孤独得快疯了。”

1997年，陈军来到了安

阳，它就是离陈军家最近的地
方。“那天是我爸60岁大寿，我
就想回家看一眼。”陈军告诉
记者，要回到林州老家，必须先
乘火车来到安阳，再从安阳乘
上1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

那天，陈军乘车来到安阳

火车站，却再没勇气坐上回家
的长途汽车。“我在火车站附
近游荡着，考虑着，几十部到林
州的长途汽车从我面前经过，
我却不敢伸手将长途车拦下，
我害怕警察会在家中等着我，

也害怕父母不愿意认我。”
怀着这种犹豫，陈军在6

个小时后，依然踏上了回北京
的火车，也就此错过了与重病
父亲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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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陈军来到了上海

打工。他告诉记者，一下火车
他见到车站来回巡逻的民警，
心中便慌张起来。“我见到了
一部公交车，随便登上了车，
谁知这辆车是开往宝杨路码
头的，我就鬼使神差地乘船到
了远离市区的崇明岛。”

在崇明，陈军找到了一份
在电线厂打工的工作，他决心
安分守己过日子。他从辅助工
开始做起，一直做到技工，成
了一名生产骨干，受到领导的
好评。酬劳也从最初每月的
400元到现在的1500元。2000

年时，他在打工的过程中，还
与同事小杨产生了爱情。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漂泊

后，我觉得一个人太孤独了，很
想有个家。”于是，陈军与小杨
结了婚，不久还有了一个活泼
可爱的儿子。“我的妻子是个

很善良的女人，过年时，她总会
准备一笔钱，催我带给老家的
父母，这时我就又羞愧又感
动。”陈军说，“我骗她，我在老
家和人打架了，不能回家”。

儿子乐乐的降临为小家
庭增加了不少快乐。

陈军自豪地说：“我儿子
从小就很聪明，电视上放一遍
广告，他就能将广告词都背出
来。”但陈军颇为内疚的是，儿
子长到8岁，他从来没有带儿
子离开过崇明岛。“乐乐喜爱
看碟片，所以他总吵着要到市

区购买最新的影碟。这时我就
很为难，我很想满足儿子的需
求，但又害怕市区的警察多，会
发现我的踪迹，所以我就以各

式各样的理由来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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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33岁的陈军，已从出

逃时的少年成为了一名八岁孩
子的父亲，担负着全家五口的
生计，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
陈军告诉记者，十八年来，他一
直都想自首，但一想到被判刑
他就退缩了，“我进去了，她母
子俩如何生活下去”？

他在崇明曾试图联系老
家的亲人，却始终不敢，每次
思念亲人时，他便会跑到很远
的地方寄封信回家报个平安，
但从不留下回信地址，以防老
家的公安人员跟踪追击。

陈军本以为日子就会这

样风平浪静地过下去了，打算
一辈子在这里扎根了。但今年
年初妻子一次身体检查打碎
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我妻子出现了幻听，经

诊断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住
院治疗。”陈军告诉记者，由

于家中老人 (!"#)身体不
好，乐乐与妻子都需要人照
顾，自己要上班挣钱，无奈之
下，他只得求助老家的母亲，
请她来上海帮忙照顾。
“那是我第一次写信回

家，告诉了她我在这里的困

境，希望妈妈能来上海照顾妻
子。我在信上留下了我的手机
号码。” 为了不让人发现行
踪，陈军特地跑了好几里路，
到离家很远的邮局寄信。过了
几天，母亲来电告诉陈军4月
23日早上6点半，她将乘火车

到达上海。
4月22日晚上，陈军从崇

明乘轮船、转汽车，早早来到
上海火车站，准备等候分别了
18年的老母亲，这也是他8年
前来沪后首次踏足市区。“那
天为了节省开销，我没舍得住

旅社，而是在广场的一个角落

里席地而坐，慢慢地回想着母
亲的面容及往事。”

23时许，上海站执勤民警
巡逻时发现了陈军，逐上前进
行例行检查。当他掏出身份证
递给民警时，手在微微地颤
抖，双眼故意回避，这一细小
的异常动作引起了民警的注
意，马上将他带到民警值班

室。通过电脑查询和上网比
对，发现陈军竟是一名被公安
部网上通缉、潜逃了18年之久
的犯罪嫌疑人。

就这样，陈军还没接到母
亲，就被铁路民警抓获。在值
班室里，陈军如实交代了18年

前的犯罪事实。回首逃亡生
涯，他哽咽道：“最好的18年
被我毁了，如果能让我见一见
母亲，我会跪下来向她磕头，
跟她认错，求她原谅；如果能
让我再见一次妻子，我会告诉
妻子，等我出狱回到上海后，

一定会好好珍惜她；如果能让
我再见一次儿子，我要告诉儿
子一定要遵纪守法，不要跟我
一样走上犯罪道路。”说到这
里，陈军不禁掩面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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